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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我的老家在安徽天长市万寿镇百子村，父母靠务农为
生。过去，每年午秋两季粮食没少打，可当时农村这费那费
一路收过来，一家人辛辛苦苦只能挣个吃穿不愁，口袋里仍
是空的。当时，大哥结婚，盖不起房子，连买家具的钱还得
向人借。

“税费改革，遂了咱庄稼人的心愿。”父亲告诉我，我们家
真正过上富足、开心的好日子还是十五届三中全会、实行农村
税费改革之后。当时天长县是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之
一，统一取消“三提五统”，按规定标准征收农业税，就连村里
办公益事业筹款都必须严格按“一事一议”程序办。

税费改革的推进，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收入。就拿我
家来说，家里种了 20 亩水田、3 亩坡地，外加养猪养羊养鱼，
当时除缴点农业税外，一年下来，也能稳稳当当地把几万元装
进腰包。没两年，大哥、二哥都盖了新房，骑上了雅马哈，彩
电、冰箱等家电都进了家门，还用上了手机。

近几年，国家不断加大强农、惠民政策力度，不仅不收农
业税，还下发粮食、良种、农机等多种补贴。农民的生活更是
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2009 年秋，大哥办起了粮油加工厂，
二哥与人合办了稻业合作社，流转了 2000 多亩地，光拖拉
机、收割机、旋耕机就买了 30多台套，日子越过越红火。

（安徽天长市纪委 宣金祥）

农村税费改革

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包产到户

我们家第一次有了余钱

现代产权制度

家族企业也实现了“三权分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 35 年的改革历程，我国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老百

姓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许多读者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和身边所见所

闻，回顾改革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同时期盼改革能够迈出更有力的步伐。

回望改革足迹，感念身边变迁

我出生在安徽桐城的农村，记得小时候闹饥荒，天天就
感到肚子饿。

1980 年，大队开始分田到户。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大人
们拉着丈量田地的绳子满地跑的热烈气氛。分田的第二
天，不待生产队敲钟，各家各户都早早儿上自家地里干活去
了。那一年，我家分了 10 亩地。种自家的地，大家都感到特
别有动力。还在上学的小孩子，每天一放学，回家扔下书包
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帮家里干农活。年龄比较小的会干点
轻活，比如赶鸭子、捡柴等。十几岁的中学生，则会帮家晒
谷、收割。经过一年的辛勤努力，年底我们家第一次有了
300 元的余钱。

“包产到户就是好，下地干活劲头高。谷满粮仓饭满甑，
男女老少乐陶陶。”这个顺口溜就是当时农村生活的真实写
照。大家都希望多干活，特别有干劲。包产到户，还让农民能
够自由地安排生产时间，在农闲时节，许多农户开始发展家庭
养殖。勤奋的家庭在“包产”之后，收入翻了几番。

30 多年过去了，通过农村改革，农民生活和农村面貌发
生了巨变。是改革，激发了农村暗藏的巨大活力，愿我们农村
的改革继续深化前行。

(江苏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周二中)

我们兴乐集团的前身，是我父亲兄弟四人合办的
一个电缆厂。企业刚成立时，全靠兄弟间的信任支撑
和管理，没有董事长也没有总经理。随着企业渐渐做
大，兄弟间出现严重分歧，三年时间，企业“分家”两
次。原因很简单，就是家族企业产权不明、经营权与所
有权不分。

2000 年，我辞去公职回到家族企业。进入自家
企业后，公司还是父亲全面主持工作。父亲对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不感兴趣，对品牌建设、形象树立也没有
概念。很多股东是白手起家的亲戚，对改革有抵制
情绪。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
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为我
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带来实质性突破。我觉得形势对民
营经济发展这么有利，兴乐必须抓住机遇、寻求飞

跃。2004 年 5 月，我全面主持集团工作。正当我要
“甩开膀子闹革命”的时候，父亲不乐意了，因为我要
“动”他那些老战友——那些守着过去不愿放手的股
东、亲属们。为此，我与父亲不亚于打一场“战争”。

几番风雨，几番攻坚。“让夫人回家，让股东下岗”，
这场现代企业产权与家族股东之间的“斗争”以我的胜
利而告终。父亲退出了企业经营管理，转而支持我大胆
干下去。接下来，公司实施增资扩股和股权改造，组建
了全国无区域集团公司，以集团化管理模式运作，基本
形成了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的三权分离。

一个现代兴乐，转型成功。而今，兴乐已经发展成
为全国 12 个电线电缆、铜业生产基地，并率先切入电商
市场。我相信借助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东风，我们民营企
业必将迎来新一轮更大的发展。

（浙江兴乐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虞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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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富平县是闻名的柿子优生区，当地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大力发展柿子产业，目前全县柿子种植面积已

达 11万亩，年产鲜柿 5万吨，产值达 1.26亿元，柿子成为当地农民的富民产业。 王淑梅摄

我的父亲今年已经 73 岁了，他保存的几本泛黄的记事

本，引起了我的兴趣。

父亲的记事本从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记起。第

一本主要是父亲正担任生产队长时带领乡亲去各地挖河的

经历。当时挖河都是手提肩挑，非常艰苦。在记事本里，父

亲写道，他见到北京南水北调工程的机械化施工时简直“被

惊呆了”，挖土机、打孔机、大货车，这一天施工的速度顶得

上全村人一季的速度。

1984 年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队改为自然村，当

队长的父亲也闲了起来。父亲用家里积蓄买煤烧砖盖房

子，给大哥和二哥每人建起了院子。爸爸自豪地写道：“分

地以后，不但温饱解决，还能住上四合院，日子很有奔头。”

1997 年，我参加了工作。父亲在记事本里记载了我每

次汇款回家的日期和数额，并写道“只有改革开放，农村孩

子才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改革带来的红利，让我的家人

都得益。爸妈在农村的院子里建起仿古门楼、花园。大哥

买了汽车，二哥买了联合收割机，姐姐家在镇里买了楼房。

这几年，由于几个孙子都上大学了，父母也轻松了很

多，每天公园转转。在最近的记事本里，最有趣的是开篇的

三个大字“享清福”。

父亲的记事本，虽然都是些家庭琐事，却真实记录了改

革开放以来，一个家庭发生的变迁。如今，我们家已是五世

同堂的大家庭，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生活，期待着祖国繁荣富

强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北京前门东大街 任国征）

父亲的记事本里看变迁

我家门口有条河，名字叫海河。我小的时候，海河上的

那几座桥，经历百年沧桑大都变成了危桥。印象最深刻的

是一座金刚桥，每当车辆驶过，整座桥都在晃动。走在松动

的桥板上，透过空隙看着下面滔滔的河水，我每次都紧紧地

拉着母亲的衣襟，心惊胆战地走过,那情景我终生难忘。后

来，我从河东去河西上学，宁肯多走一段路花钱过用小船连

接成的浮桥，也不敢走金刚桥。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政府实施了海河综合大开发，先

后在海河近 70 公里的河道上架起了 20 多座桥梁。这些桥

梁造型新颖、风格各异，又融入了天津元素，成为津门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就拿建在三岔河口附近的永乐桥来说吧，桥上下两层，

集交通、观光为一体，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桥的中间纵向安

装一个直径 140 米的巨型摩天轮。摩天轮上悬挂 64 个透明

座舱，旋转到最高处，游客在座舱里就可以将方圆 40 公里

的美景尽收眼底，被誉为“天津之眼”。

夜晚乘坐“天津之眼”向南眺望，进步桥、大沽桥、金阜

桥、保定桥等十几座大桥，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如串串

的花环佩戴在玉带般的海河上，美轮美奂。每每这个时候，

我总是感慨，海河上的桥，不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面貌、

城市容量的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吗？

（天津市河北区焕玉里 李满池）

海河上的桥多了美了

上世纪 70 年代，我正上小学，那时农村除笨重农活像
犁田、耙地、运输等是使用耕牛外，大多数农活要靠人力，
用肩挑背扛完成。我们生产队没有机械，只有 3 辆破牛车和
5 架板车，运力实在有限，扁担成为农家不可或缺的重要生
产工具。春天担粪挑种，夏天挑麦担豆，秋天担红薯和玉
米，冬天挑土平整土地。

那时，生产队每年种四五十亩地的西瓜和香瓜，是队上
的经济来源。我们到集镇赶集时也挑着担子，要往返 10 多
公里。西瓜和香瓜成熟后，由队长挑选壮劳力挑上去集镇
卖。生产队分粮食和柴火，都是用扁担挑回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开始走上致富路。
1984 年丰收后，我家终于买了一架板车，第二年又添置一
辆自行车。有了这两样工具，我们干活轻松多了，到集镇办
事方便多了。上世纪 90 年代，我们村许多家庭有了手扶拖
拉机、机动三轮车等农机具。

2005 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并相继实行粮食直补、良种
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各种支农惠农政策，更是让我们农
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民有了钱，家家购买了农机，农
业耕作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村村通了水泥路，运输也机动
化了。儿时梦想的“耕地不用牛”成为现实。

（湖北老河口市仁和路 鲁艳林）

农机补贴

家家都有农机具

20 年前，25 岁的我与同村的好友一起离开家乡重庆武

隆县仙女山镇，来到广东东莞市打工。第一年春节回家，怎

么把一年的工资近 4 万元现金带回家，可让我犯了难。最

后，我把钱缝在秋衣的小口袋里，一路提心吊胆地回了家。

那几年，每次春节回家都会为如何把现金带回来而头痛。

2000 年左右，城市里兴起了银行卡，在外打工的我们

将多余的钱在当地存入银行，回到武隆县城找银行取出来，

然后再坐车回老家，跟以前比起来，要方便得多了。但是取

钱还得去一趟县城。当时，我多希望在镇上有家银行啊。

2005 年后，武隆县加大了旅游开发力度，借“旅游富

民”的春风，乡亲们手里有钱了，镇上也有了农村信用合作

社。随着前来旅游的人数剧增，农业银行在仙女山镇安装

了自动存取款机。现在，村里 ATM 机已经发展到了 6 台，

乡旮旯里就能享受到 24 小时的取款服务。前些天，我父亲

在电话里对我说：“今年春节带一张银行卡回来就行了！”

（重庆市武隆县 代成安口述 朱迎军整理）

乡旮旯有了自动取款机

新农保

农村的父母领养老金了

新农保

农村的父母领养老金了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现在还在最基层的农村一

线工作，因此对于农村发生的变化感受深刻。
前些天，我回老家看望父母。刚进家门，父亲就从

抽屉里拿出一个农村信用社的存折，喜滋滋地说：“你
看，俺刚领了这个月的‘新农保’养老金。这就是我和你
娘的‘工资卡’啊！俺当了一辈子的农民，没想到老了，
竟能和‘公家人’一样，每月按时领取养老金，这真是做
梦也没有想到的好事啊。”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展“新农保”工作。
当时，我父母都是 67 岁的年纪，村干部宣传“新农保”政
策时，父亲最关心的一条就是他们不用向国家交一分
钱，就能免费加入“新农保”。从 2010 年 10 月份开始，

每人每月领取 60 元的基础养老金。父亲说：“当时，村
文书给俺送来存折时，虽然知道国家的政策，但钱没领
到手还是有点疑虑，当第一次取出养老金时，可把俺乐
坏了。”

如今 3 年多时间过去了，我们明集乡已实现了“新
农保”制度的全覆盖。现在，明集乡基础养老金也从每
人每月 60 元涨到了 120 元。随着“新农合”、“新农保”
等政策普及，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在悄然变化，文化大院、
健身广场等建设，让农村老人也像城里人一样，老有所
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用父亲的话说，咱老百姓的日
子可真是“狮子滚绣球，好戏在后头”。

（山东利津县明集乡政府 胥志忠）

免除农业税

奔小康信心更足了
2005 年底，我从电视里看到免征农业税的消息

时，激动地一宿都没睡着觉。第二天，村里都议论开
了。大家都说，种粮纳税，纳税种粮，这是自古以来就
有的事。现在政府把税全免了，真是几千年没有的好
事情啊！那时，我一家 6 口人，种着 3 亩多地还有几百
棵枣树，一年下来收入也就几千块钱，可是每年的农业
税加上特产税有 700 多元。免征了这些钱，一年零花
的钱就有了。

免除了农业税，村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发展生产
和帮群众办实事上。2009 年，村干部号召村民开荒山
种枣树，老百姓一致拥护，村里男女老少齐上山，起早贪

黑开荒、修田、栽枣树。我们还引进了科学种枣树新技
术，大枣产量当年就翻了一番。

而今，我们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水泥路
通到了各家门口，新建了文化广场。不仅如此，群众跟
干部也越来越贴心了。乡亲们有个大事小情都愿意找
村干部，街坊邻居闹纠纷了，谁家婆媳不合了，谁家孩子
不好好读书了，都找村干部去帮助说和说和。村里有婚
丧嫁娶，红白喜事，都找村干部当主事人。大家都说，有
了党的好政策，致富奔小康的信心更足了！

（河北阜平县东城铺村 李 明 平口述 张 成 利

整理）

土地流转

圆了“种粮大户”梦
前段秋收大忙时节，可把我忙坏了。这不，刚刚

收割完毕 1450 亩的水稻，接着就要种小麦。正是这
1450 亩流转的土地，让我成了 2012 年“全国种粮大
户”。

1990 年，高中毕业的我本来想在家里干一番事
业，可那时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也不肯撒
手，流转不到土地，我只好外出务工。

转眼到了 2005 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许多村
民纷纷进城，看到许多乡亲迫切希望把土地流转出
去，我回乡干事业的念头又开始萌动。当年春天，我
将从村民手中流转过来 500 亩地种植稻麦，喜获丰
收。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

发展的决议，给我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在村干部的帮
助下，我再次流转来了 500 亩土地。到 2012 年，我流
转来的土地面积达到 1450亩。

天道酬勤。我今年种植的稻麦获得了丰收，除去
人工、机械和每亩地 800 元流转金，亩均纯利润 510
元。陈业茂、熊志久等 20 个村民把土地流转给我后，
不仅拿到了流转金，还在我的合作社打工，每月能挣
2000多元。

土地流转圆了我们农民的小康梦。我希望十八届
三中全会出台更多的惠农政策，争取明年把土地面积
扩大到 2000亩，把粮食单产提上来。

（江苏泗阳县曹码村 朱友志口述 张耀西整理）

2013 年年底即将通车的宜（湖北宜昌）巴（湖北巴东）高

速恩施州巴东县段。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山乡道路建设支

持力度不断加大，恩施立体交通网基本形成。

新华社发

11 月 3 日，山东邹平县韩店镇西王村“幸福院”舞蹈队

的老人在排练舞蹈。近年来，邹平县尝试通过村办企业反

哺农村养老的模式，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新华社发


